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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占道州过潇江

蒋介石 日为了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地区，早在 月

红军进入湘南的门户汝城地域时，就判断红军可能沿六军团

的路线，从兴安、全州之间西进，因而千方百计调动军队，

精心部署第四道封锁线。

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长征的行动虽考虑了几个方案，而

在他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湘南重建根据地，怕中央红军

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，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。故当

月中旬红四路军、红六路军主力先后行进至郴州、耒阳、

衡阳之线后，蒋认为红军已经“流徙千里，四面受制，下山

猛虎，不难就擒”，乃以在湘江以东“围歼”红军为指导方

针，令何键、薛岳在衡阳开军会议。

当时蒋指示何、薛的部署要旨有如下几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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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、李觉、陶广、陈光中

个师，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，与灌阳夏威所率的十

五军切取联系，进行堵截。

（二）以吴奇伟率第四、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、欧震、梁

华盛、唐云山、郭思演 个师（这 个师是归薛岳直辖的），

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，保持机动，防止红军北上（是怕与红

二方面军会合）。

（三）以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、萧致平、万耀煌

师尾追红军，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，防止红军南下进

入桂北。

（四）以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二十三师

取道桂阳、嘉禾、宁远，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。

（五）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，取道临武、蓝

山，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。

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，蒋介石是很用了一番毒

辣心机的。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，认为何键与李宗仁、白

崇禧有私交，以湘军入全州，彼此不会猜忌，必能合力封锁

湘江，堵住红军去路。桂北设有民团，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

一些困难。李韫珩、李云杰都是湘南人，所部多系嘉禾、宁

远子弟兵，跟踪追击地势熟悉，可收地利人和之便。蒋介石

认为，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，压迫红军西进，吴奇伟

军沿永州西进，阻遏红军北上，企图迫使红军强渡湘江，形

成在大家前堵后追、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

利形势，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；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

转入粤北或桂北，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，红

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。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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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内部很多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，是

否能渡过湘江、潇水这一条地障，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

关键。

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，怕他手下的头目们不认真贯彻执

行，叫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引用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：“众

已聚不虚散，兵已出不徒归；求敌若求亡子，击敌若救溺

人。”把它写进电令中。他妄想他的喽罗们能够依照他的计划

行事，依托有利地形，发挥优势兵力，上下同心，追得上，

堵得住，好好打一个歼灭战。

当红军先头部队越过粤汉铁路宜章、临武地区，蒋在指

示何键、薛岳部署的同时，曾电陈济棠派兵进占连县、星子

防堵，并指定李汉魂率二、三师人编一个纵队进至蓝山、江

华地区防堵红军入粤。那时蒋为利用粤军参战，特要求在电

令措词上尽量客气，特别是对粤军仁化、延寿之役一再嘉勉。

红军进入湘粤边时，蒋只命白崇禧在桂北防堵；当红军

进据湘南后，蒋即电白崇禧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，

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“消灭”红军，并要白崇禧至灌阳指

挥。这时蒋介石为了利用桂军，特别发了一笔相当大的军费。

总之蒋介石是挖空心思策划湘桂军联合作战堵击红军，唯恐

不达目的。

月 日在桂林军次复奉命令要旨如下：“共匪继续西

窜，先头进至土桥坪、嘉禾石凉亭之线，一部向桂阳前进。

第七军配属炮兵一营，于明日进至观音阁待命。”红军奉令后

日出发，沿途地形险要，即于 道路泞滑， 日始到栗木、

观音阁一带，军长率少数员兵，赶至龙虎 日关侦察阵地。

奉到总部命令大旨如下：“匪一部于 日进据道州寿佛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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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尚在蓝桥、四眼桥间，湘军四师及薛部四师集结永州、

黄沙河、东安一带；周浑元部四师及湘军王、李两师，分向

桂阳、宁远、蓝山地区追击中。第七军改为右翼军布防于卑

鸡坳、龙虎关、白沙界之线，构筑防御阵地，即进入防守；

左翼军任务如前，但以四十五师进驻朝东、桂岭一带布防。”

红军奉令后即令十九师师长周祖晃为第一线防御司令，指挥

该师平乐区特后队第三第五两联队为第一线守备队，即日进

入阵地，同时派兵一部进出于永、朝警戒。第二十四师位置

于秧家待命。军部及直属部队五十五团位置于栗木。连日，

军长率各师、团、营长以及参谋、副官等侦察阵地，逾山越

岭，备极辛劳。其时朔风凛冽，砭人肌骨，而壕内各官兵，

均能坚忍耐寒，恪守职务。 日军部及直属部队移驻狮子桥，

盖以此地适于指挥故也。

当时，国民党军队虽然比红军多 倍，而且早有准备，

但是，他们貌合神离、互相猜忌、矛盾重重而无法解脱。

在国民党诸多军队中，只有湘军的行动积极 而位于红

军右侧和后面的蒋系薛岳、周浑元的部队行动迟缓，两广部

队只在其边境防堵，并不主动进攻红军。桂系军队由于有自

己的小算盘，战斗力更是受到影响。

月下旬，红军主力部队已到达道县附近；前锋迫近桂

境。同时获悉蒋介石的跟追部队周浑元、薛岳等部，在红军

后面跟踪而来。又传闻蒋介石有利用红军与桂军作战的时候

乘机袭取广西的企图。李宗仁、白崇禧看到这种严重形势，

既要抵御红军入境，又要防备蒋军的入侵，势必两面作战，

颇为恐慌。因此李、白决定放弃堵截红军的计划，将原来已

经部署于石塘圩南北地区的阵地变更，饬令四十四师和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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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师由石塘圩附近地区撤至灌阳、新圩附近东西地区之线，

占领侧面阵地，监视红军行动，对红军只采取截击其后卫部

队和相机追击，对蒋军的入侵则采取抗击。此时十五军四十

三师的一部则控置于兴安及大溶江附近地区，掩护桂林方面

的安全，并归第七军长廖磊指挥。

约于 月底，红军主力部队开始进入桂境，沿永安关、

文市、石塘圩、麻子渡，渡过湘江后分两路西进。红军一部

在文市、石塘圩南北两侧高地占领阵地，担任侧卫和后卫。

红军主力通过石塘圩后，四十四师和二十四师奉命向石塘圩

和文市方面进攻。石塘圩和文市的北侧方面则由地方团队担

任对沿途西进的红军进行袭扰，配合四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的

进攻。

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，从宜章至湘江广大地区敌

人防御力量薄弱，便于红军机动。如果红军能抓住战机，乘

势调动敌军，利用敌人部署间的空隙积极行动，寻机歼敌，

形势就会发生变化。

但是，博古等人一味退却逃跑，消极避战，以至丧失了

战机，使中央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，在突破第四道

封锁线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部队进到湘南、广西边境，还没有渡过潇水，蒋介石的

嫡系薛岳、周浑元的几个师就尾追上来了。湖南军阀何键的

部队和广西军阀李宗仁、白崇禧的部队，也乘机从两边夹击

过来。这时蒋介石已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， 日月 何

键下令以 个师分五路追击和堵击红军。第一路刘建绪 个

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、全州，第二路薛岳四个师由茶陵、衡

阳插零陵，这两路主要是堵击红军去湘西，第三路周浑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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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师，第四 个路李云杰 个师向红军追击，第五路李韫珩

师在我军南部跟进，配合粤桂军围堵我军。广西 个师军阀

已经先期占领了全州、灌阳、兴安等地。军委一方面向大家

通报了上述严重的敌情，一方面仍要大家加速西直。

道州，这是红军前进路上的咽喉要地，要占领道州，就

必须先过潇水，道州城在潇水的西岸。

这里到道州，相隔一百余里，前面有广西安阀的部队，

后面有追击红军的部队，由江西而来的周浑元、吴奇伟的纵

队到了宁远，都离道州不远，如果不能迅速赶到，两敌则可

能先我赶到道州。即使明天赶到而不能迅速占领，两敌也可

很快支援道州，给红军造成被动局面，使战斗成胶着状态。

问题非常严重地摆在红军面前。

右路行动将军杨成武便迅速集合部队进行了简单的动员。

战士们了解了自己的任务，情绪很高。有的说：“三道封锁线

都突破了，难道一个小小的道州还拿不下来吗！一、二百里

算什么？”

杨又向先头部队交代，要他们加强火力，加强行军中的

侦察、警戒，明确指出，各级指挥员的位置要靠前，以便更

迅速地了解敌情，下定决心，投入战斗。

时间是十分紧迫的，杨刚一布置完，队伍就出发了。

走了将近五十里，爬上了一个小山坡，杨部突然遇到一

群人，他们正从山下走上来，有穿长衫的，有穿短衫的，有

挑担的，还有提篮的，看样子是赶集的，杨命令部队就地休

息。利用这瞬间，耿团长与杨向他们做调查。

他们似乎都有点害怕，耿团长扬扬手，请他们坐下，尔

后递上纸烟，气氛一下子缓和了。他便问道：“从哪里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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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旁边那个穿长衫的人连忙站起来，弯弯腰说：“回长

官话，从道州来。”

见他们毕恭毕敬的模样，真有些好笑，杨说：“别这样，

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，你就坐下来讲。”

他也笑了，在场的人都笑了。于是，他们就消失了惧怕

理，争先恐后地介绍起情况来。

从上级情报部门那里得来的情报和他们提供的零星消息，

杨这才知道：

蒋介石自红军离开于都河以来，连输三局，并不服气，

这次的赌本更大了。他亲自调动部队，把杂七杂八的军阀部

队“统”在一起，又给何键戴了顶高帽子：“追剿总司令”；

而且狡猾地表面上下令自己的嫡系薛岳、周浑元部队也统归

何键指挥，总之恨不得让他一口吃掉红军。何键受宠若惊，

如同获得圣旨，在粤汉桂边上窜下跳，声言要在粤汉路、湘

桂路一带与红军决一死战，彻底消灭红军于湘江、潇水之间。

蒋介石看到何键如此卖命，心中更是高兴，又是电报嘉奖，

又是电话鼓励⋯⋯。

随后，杨向群众作了一些宣传，就送他们走了。群众是

拥护红军的，当他们得知这是攻打道州的部队时，那两个挑

担子的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走了一段路，放下担子，又折

回来，拉着耿团长的手说：“长官，我还要告诉你一点，道县

有一座浮桥，从这里去，进县城非得从桥上过不可。那桥是

用船拼起来后用铁链子串起来的。你们要先抢得桥，才能够

过去，他们要是知道你们去，会把桥拉过去的。那时，你们

可以在晚上派人凫水过去，把桥放过来。”

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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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走了群众，杨部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尖兵连，并就如

何夺取浮桥，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。

部队继续下山，走一段路，进了一条小街，这里街市繁

荣，两边站着许多群众。他们看见红军，毫不惧怕，三三两

两交头接耳，像是在议论什么，有的还提水倒茶、慰问。离

开苏区一个月了，想不到在这里，又一次见到了群众热烈欢

迎红军的场面。大家的情绪越发高涨，一个个昂首挺胸，步

子也走更齐了。

又过了两个山头，见到前面有座宝塔，一问，才知道，

道州离这里还有一百里。红军一鼓作气，直奔过去，因为谁

都知道，在和敌人赛时间，与薛岳谁快谁慢，在某种意义上

决定了这次战斗的胜负。又走了五十里，全团在一个小树林

里休息，杨刚坐下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唤：“卫生员，

请你给我点药！”

杨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在离开苏区时问他“到底要到哪里”

的那个老表。夕阳西下，嫣红的阳光照在他脸上，十分好看。

本来胖鼓鼓讨人喜欢的脸蛋儿，现在显得格外淳朴、天真，

不知是阳光的照射，还是连续行军的剧烈运动，脸色红红的，

杨成武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，走了过去。

他见杨成武过去，叫着“政委”要撑起身来，杨一把将

他按住，说“：坐吧，现在休息。”

他乐呵呵地笑了。抬起自己的左脚，像一个得了满分的

学生，拿着自己的成绩单炫耀似地说：“看，

整整 门炮！”

杨一看，可不，脚板整整齐齐的排着 个血泡。

“痛不？”杨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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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点点头，但忽然又摇摇头。没待杨成武说，他们连指

导员走了过来，说：“同志，辛苦你了，上药后，你跟在后面

慢慢过来！”

“不，我能走，放了水，上了药，我还要走在前面！”他

坚定地说。

杨打从心里赞许他，作为一个团队的政治委员，为有这

样坚强的战士而骄傲，忙问“：是党员么？”

小老表忽地站了起来，两脚稳稳地站住，大声说：“不，

政委，是共青团员。入党，我正在争取！”

杨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一定会的。”

小老表高兴地笑了，笑得那样甜，看得出，这是发自心

田的欢笑。

当离道州还有 里时，忽然听到“嗡嗡”的响声，抬头

一看，几架飞机由后面飞来，耿飙同志一声口令：“散开，隐

蔽！”一刹那间，偌大一个队伍像孙悟空摇身一变，全部就地

隐藏起来了，一个也看不见。离杨成武身边很近的一个战士，

蹲在隐蔽处愤愤地说：“娘的！这些开飞机的不去打日本鬼

子，单飞来打我们红军，有一天老子捉到，非剥他的皮、抽

他的筋不可！”几个战士哄然大笑。

敌机盘旋了一阵，估计什么也没看到，无聊地在前面的

云端里消失了。敌机妄想侦察，扰乱杨的行军队伍，但落了

空。

“前进”的号音一响，刹时间像从天上飞下来的神兵，战

士们排成一路又飞速前进了。

夕阳西下，黄昏时刻，终于结束了一百余里的急行军，

赶到道县地郊。道州城位于潇水河西岸，城墙高，有水壕。



第 10 页

在郊外，还捉到了敌人一个送信的家伙，他迷迷糊糊地闯进

了红军的队伍，以为红军是他们日夜盼望前来支援的中央军，

当他知道实情时，口里直唤：“不可能。”但是，知道这一切

都是真的时，他才如梦初醒，脸色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白，上

下牙齿直打架。原来，住在城里的敌人，确实连做梦也没有

想到，只一天工夫，红军飞越二百多里，赶到他们鼻子底下

了 。

就着落日余辉，杨成武和耿飙同志迅速地赶到潇水河边，

拿起望远镜，观察河面和对岸的敌情。

河面上，空空如也，船只全被敌人弄到河那边去了。一

眼望去浪花翻滚，一处一处的旋涡飞快地转动。潇水是一条

又深又宽的河流。老乡提供的情报多么可贵！

正观察地形，电话铃响了。电话里响着师长陈光同志的

湘南口音。他的浓重的湖南话，总是那样缓慢，军情再紧急，

也是如此，给人以稳重、沉着的感觉。陈师长说：“道州城内

敌人只有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，无扼守准备，估计他们拂晓

前会向蒋家岭逃窜，现已命五团在潇水上游架桥北渡，你们

四团的任务就是立即行动，泅渡过去，夺取浮桥，积极进

攻！”

部队集合起来了，进行了夺船的动员。

“谁会凫水，谁去把船弄过来？”团长耿飙同志站在队前，

大声地询问。

“我会！”一个战士跳出来。

“我也去！”又一个战士跳出来。

“我也同去！”另外一个战士也站了起来。

一支夺船队伍组织好了：工兵排长率领工兵一班副班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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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两个战士。

深夜十二点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全团开始行动了。

工兵排长率领着三个战士，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，跳入

了潇水河，敌人噼噼啪啪地进行还击，但终于被红军压住了。

红军顺利地夺得了船只。天放亮时，在当地船工和老百姓的

帮助下，红军架好了 米宽的大浮桥。于是，突击部队开始

过桥，迅速抢占东北两门，冲进城去，占领了天主教堂。这

时，五团由潇水上游过来。红军完全控制了道州。当后续友

邻部队和师直属队开进道州城时，杨部才听到“嗡嗡”的飞

机声。原来，蒋介石还不明真相，一个劲儿派飞机来道州侦

察。就在他们忽高忽低地侦察时，红军战士的步枪打落了其

中一架。两个猎人装束的飞行员，面如土色，跪在地上磕头、

作揖，请求饶命，惹得战士哈哈大笑。

红旗飘上了道州城头，群众欢天喜地欢迎红军。街头巷

尾，人山人海。他们惊叹着红军的英勇、机智。这时，离这

不远有两个老人在议论。

一个摸着胡子有些不解地说：“子弹都不多，真奇怪，怎

么总是打胜仗，真有本事！”

另一个很神气地说道：“他们日走一千，夜行八百，刀枪

不入，他们还靠子弹打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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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页

湘江两岸大围歼

红八军团在宁远、道县间阻击一直尾追其后的敌军周浑

元纵队，掩护中央纵队及红五军团通过潇水后，作为中央红

军的左翼，于 日拂晓也由道县过河，随红九军团向江华、

永明前进，掩护主力突破敌人重兵扼守的第四道封锁钱，准

备于全州、兴安间渡过湘江。

形势十分严重。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全歼中央红军的梦想，

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、粤、桂数省敌军之精锐，以四十多

万大军分三路沿湘江和湘、桂公路对红军实行堵截：面对敌

人重兵云集的第四道封锁线，同志们忘却了一路苦战的艰辛

疲惫，准备迎接这一场即将来临的恶战。

从 月 日起，三军团在左翼灌阳、新圩和桂军打了

几天几夜。由于一、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，红军已控

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 里地的湘江两岸，在此区域，甚至

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。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 日到达灌阳北

的文市、桂岩一带。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，由桂岩到最近的

湘江渡点，只有 里地，采取轻装急行军，一天即可到达，

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。但是“左”倾冒险主

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。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

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，按常规行军，每天只走

里 天，才到达湘江边。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，足足走了

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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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过境的红军，完全是循着肖克将军所走的旧路。仍

旧从灌阳清水关入文市，经全州县属的两合圩、石塘圩、麻

子渡，由凤凰嘴一带徒涉过湘江，经咸水入洛江、西延出城

步。红军过境的日程，大约前后为时一星期之久才通过完毕。

新桂系集团对待这次红军过境的方案，在“防共”会议

上，白崇禧已明白地指出：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内地就行了。

谁都知道肖克将军所率的红军先遣队已深入贵州内地，其后

续大队当然是循着先遣队所走的道路前进。从白所说这些话，

无疑地是：明则“反共”，暗则防蒋。他们深深地懂得：红军

在江西反包围，把蒋介石几十万新式装备的反动军队打得落

花流水，一蹶不振，新桂系全部兵力只有十七、十八团人，

比蒋介石差得多，和红军较量，不啻以卵击石；同时，这点

本钱赌光了，政治生命也就完蛋了。因此，当红军进入广西

时，新桂系就把这十多团人摆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，

只作监视的状态，有些虽然与红军侧卫或后卫部队小有战斗，

但一经接触，桂军即行溃退。他们并不是怕红军侵占广西，

而是怕蒋介石“明取西川，暗夺荆州”而已。

月 日，左翼的红三军团在灌阳、新圩和兴安地区同

白崇禧的部队展开了激战，持续了几天几夜，保证了左翼的

安全。此时，红一军团前锋已挺进到湘江东岸，二师的四团

是前卫团，他们迅速占领湘江上敌人的浮桥，抢占界首并伏

击了迟来一步的广西敌军，然后将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六

师守卫，就连夜向觉山和五团同阻击南向之敌，掩护中央纵

队通过湘江和湘桂路。四团经过一夜急行军，天刚蒙蒙亮，

也赶到了觉山。这时，五团在公路以东占领了阵地，一师一

团也已在公路以西占领了阵地，四团遵照命令进入公路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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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侧的正面阵地，与七团五团并肩作战。正面的敌人是刘建

绪的 个师。

公里，它紧靠公路边。南面，离觉山，北距全州 红军

控制的湘江 公里。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，公路两侧是渡口

起伏不平的丘陵，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。觉山是扼守这条公

路的高地，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，红军要守的，就是

这条通道。

天渐渐亮了。一直患疟疾正在发病的四团团长耿飙，带

病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，杨成武劝他在后面稍作休息，由

他到前面指挥，耿飙说什么也不肯。突然，敌人的飞机俯冲

扫射，丢下一串炸弹，阵地上掀起了冲天的烟尘。接着，对

面山上的大炮响了，红军的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，

山上的树木被打得枝叶乱飞。接着，敌人从正面压过来，他

们像一大群蚂蚁似的，直朝山坡拥来，先是匍匐，后是弯腰

前进，见红军阵地沉默无声，以为经过飞机轰炸、大炮轰炸，

红军的阵地已经被摧毁了，于是一面嚎叫一面直起腰杆子冲

了过来。敌人完全进入了射击距离，突然，红军阵地上步枪、

手榴弹、机枪一齐吼叫起来，敌人像被暴风摧折的高梁秆子

似的，纷纷倒下。但是，打退了一批，又冲上来一批，再打

退一批，另一批又冲了上来，从射击到拼刺，阵地上烟尘滚

滚，一片喊杀之声撼动了山谷。

月 日，敌“追剿军”第一路由全州向脚山铺地区的

红军第二师发起进攻，桂敌主力由龙虎关、恭城一带向兴安、

灌阳以北进。为了配合地面进攻，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也纷纷

出动，轰炸、攻击红军坚守的阵地，企图采用地面和空中相

结合的方法夺回渡河点，在湘江两岸围歼红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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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指战员坚守阵地，不怕牺牲，浴血奋战，给国民党

军队以沉重打击。

这一天清晨，天气晴朗，银霜遍地，秋风萧瑟，寒意袭

人，红军站在觉山上，察看了周围的地形。觉山，北距全州

三十来华里，它紧靠公路边。南面，离敌军控制的湘江渡口

五十多里。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，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

的丘陵，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，比较难守。连绵起伏的

丘陵地上，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。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

地，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。红军要守住的就是这条通

道。如今公路旁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，但树叶还没有脱落；

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，约有一人多深，刚好成了红

军的天然隐蔽物。看样子，红军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，

否则，山后一片平川，无险可守。

太阳渐渐地升起来了，耿飙和杨成武把部队布置好了。

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，忽冷忽热，面庞清瘦，身体虚

弱。这时，杨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，他到前面指挥。耿飙同

志却说什么也不肯，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。突

然，传来了“嗡嗡”的飞机声。杨抬头一看，嗬，真不少，

少说有十来架。它们穿梭似地俯冲扫射，最后丢下一批炸弹，

地上立时掀起冲天的烟尘，震得大家身子直晃。

一批飞走了，一批又来了，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

过程。接着，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，友邻部队和红军的阵地，

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，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枝叶横飞。

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，这是常事，但是如此密集、

如此猛烈，长征以来还不多见。耿飙同志和杨成武站在阵地

上，耿指着灰土，诙谐地说：“看，这么轰隆隆一震，把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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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瘾，也赶跑了！”

“看来是一场恶战！”杨说。话音未落，敌人从正面压过

来了。

“嗬，还真不少！”李英华参谋长操起短枪跃入指挥岗位。

杨仔细一看，可不，黑糊糊的一片，像蚂蚁似的，直朝山坡

上拥来，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。而杨、耿整个阵地还是一座

沉默的大山。弹药非常缺乏，缴获来的尖头子弹，全部集中

给机枪使用，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。为了节省弹

节，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，现在，不管敌人怎样吼

叫，杨还是沉着地等待着。

沉默，在沉默中，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。

沉默，在沉默中，敌人一步一步逼近。

沉默，是短暂的忍耐，出击前力量的积压聚；可是沉默

对敌人，却是意外的侥幸；红军片刻的沉默，激起他们百倍

的幻想，千倍的疯狂。原来，他们错误地认为，经过飞机轰

炸，炮兵轰击，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。于是嚎叫着，攻了过

来，先是匍匐，以后是弯腰前进，最后干脆直起腰杆子冲来，

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。殊不知，沉默的枪堂里，都有一颗将

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。

草木纹丝不动，战士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，敌军完全

进入了红军的射击距离。

“砰！”突然一声枪响。

随即，手榴弹、步枪一齐吼叫起来，重机枪“哒哒哒”

地发出粗犷的声响，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啜音加入了这场雄壮、

激烈的大合唱。

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梁秆似的纷纷倒地，但是打退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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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批，一批又冲上来，再打退一批，又一批冲上来，从远距

离射击，到近距离射击，从射击到拚刺，烟尘滚滚，刀光闪

闪，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。红军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，可

是还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敌军。敌军轮番冲锋，

不给红军空隙，整整地激战了一天。敌军死伤无数，红军也

减员很大。

光华铺江畔呜咽

光华铺距界首大约两三里地，周围是一片比较开阔的丘

陵，起伏不大较为平缓的黄泥地一直迤逦到江边，大树很少，

只是稍为突起的泥包上三三两两零星地生长着一些灌木、杂

草。这样的地形，实在不便于扼守，很难抗击敌人的进攻。

“轰隆⋯⋯轰隆⋯⋯”

“砰砰砰⋯⋯砰砰砰⋯⋯”

光华铺的阵地上炮声、枪声交织一片，夹着闪闪的火光。

桂军的炮弹、机枪子弹不断向四师的阵地倾泻过来。十

团的防地首当其冲，可以说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。在敌人

拼命轰击时，红军只得伏在临时挖掘的掩本里，躲避着。敌

人一阵没命的炮击后，端着枪肆无忌惮地向十团阵地冲过来，

嘶叫着一口难懂的广西土话。

红军战士从土堆里面钻出来，个个象泥人似的。有的头

被炮弹片击伤，流出来的鲜血与炮弹掀起的泥土搅在一起，

使刚浸出来的鲜血变成黑糊糊的一片；有的头被炮弹炸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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